
浙江大学因公出国（境）团组出访报告公示

团组名称 浙江大学傅翼 1人出访

出访期限 2019-09-01至 2019-09-08 在外时间 总天数 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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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访问情况：

应国际博物馆协会日本京都 2019组委会的邀请，浙江大学傅翼于 2019年 09月

01日至 2019年 09月 08日赴京都参加学术会议。

二、访问成果

      2019年 9月 1日至 9月 8日，我有幸受中国博物馆协会（简称：中国博

协，下同）资助，参加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京都召开的代表大会（简称：京都

大会，下同）。会议期间，除了出席全体大会之外，我主要参与的是博物馆教

育与文化活动委员会（CECA）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两个专委会的

活动。另外，我尽可能地参观了京都部分博物馆为这次大会策划的临时展览。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和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博物馆领域的专家、

学者、从业人员接触、交流，可谓满载而归。在此，我主要就中国博物馆学研

究和西方博物馆学研究的异同这个方面谈谈我的收获和思考。一方面，它们让

我发现国际博物馆学学界和博物馆专家有相当多的人反对 2019年 6月国际博协

提出的拟表决的博物馆定义提案，而且反对的主要理由和中国博物馆人的普遍

看法接近：该提案过于繁杂，有过于脱离博物馆实践的嫌疑，以致于其无法有



效指导博物馆的实践。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共识让我非常欣慰——中西博物馆领

域之间并没有存在多么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另一方面，我依然发现中西方

在博物馆学领域确实隔阂明显——这直接表现在博物馆哲学、理论传统、博物

馆学研究思路上。西方博物馆学往往在博物馆与外部关系的语境下“自外向内”

地思考、研究博物馆，而中国博物馆学往往更侧重于采用“内向性”视角——

以博物馆自身为出发点思考问题。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博物馆哲学和研究思路

上的差异是件坏事。我认为它给我的启示是如何在传承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哲

学和博物馆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有效建立和西方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因为

前者肯定影响后者）的沟通路径，如果我们希望在国际博物馆领域有更大的发

言权和影响力的话。

三、工作建议

联系我个人的工作，我尝试提出几个可操作的对策：

1、 鼓励我身边年轻的大学生和同行尽早加入国际博协专委会，并积极参加

它们的活动，增进对国际博物馆领域的了解，并且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分享中国

博物馆学研究和实践的成果，从而引导他们去思考中国博物馆的问题。新任的

ICOFOM主席非常年轻，但是在这个专委会活跃的时间非常长。我希望更多有志

于文博事业的年轻人能学习这样的经验，我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个人参与更多国际博协的活动，包括和亚洲国家的博物馆组织和博物

馆人的联系，尤其是日本。日本在博物馆领域有非常优秀的经验，但是我以前

对它的关注非常少。

备注：1. 团组（或本人）执行本次因公出访任务情况良好，主要任务、日程安排、团组成员等与任务申报时

一致，如不一致，需详细说明；２. 须于回国（境）后一个月内在本单位内部完成出访报告公示。


